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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亮

夕阳西下，贺兰山下的小镇镇北堡一片
宁静安详，难再见到洪水肆虐的痕迹。而就在
十多天前，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导致山洪暴
发，威胁着这里数千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
急时刻，镇北堡镇派出所民警、乡镇干部紧急
转移群众、营救被困游客。辅警王永良在救援
过程中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连日来，跟随
着同事、战友、老乡们悲痛的回忆，记者逐渐
走近这位平凡的英雄。

“山里奔流着几条‘黄河’！”

镇北堡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每年夏天，是
镇北堡的旅游旺季。然而，也正是夏天，贺兰山
里捉摸不定的山洪不时威胁着百姓和游客。

“这里的山洪和别处的洪水不一样，山下
一点雨没下，但山里面暴雨如注，顷刻之间山
洪夹杂着巨大的山石奔涌而下，让人猝不及
防。”镇北堡镇党委书记司应源说，每年夏天，
镇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抗洪抢险。

7 月 22 日，贺兰山沿线突降历史性特大
暴雨。据水文监测数据，当天贺兰山最大降雨
量达到破历史极值的 277 . 6毫米，而这一区
域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180毫米。特大暴雨引
发贺兰山沿线沟道全部发生洪水，洪水流量

最大的沟道达每秒 1500 立方米。“黄河宁夏
段的日常流量也不过如此，相当于当天晚上
贺兰山里奔流着数条黄河。”宁夏防汛抗旱指
挥部工作人员岳发鹍说。

在获得气象预报后，镇北堡镇全镇从 22
日下午起严阵以待，当晚转移群众 2800 余
人。但由于洪水太大，贺兰山下镇苏路、滚苏
路、110国道等主要道路被洪水冲断。20时
起，被困群众的报警电话在银川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不断响起。20时 14 分，镇北堡
镇派出所接到了当晚第一条求救警情。早已
整装待发的教导员郑建卫带着辅警王永良冒
着暴雨赶往现场，在联系大型挖机转移了被
困群众后，两人又赶赴下一个报警点。

“王永良，命令你立即归队！”

郑建卫和王永良在行驶了 4公里后，更
大的暴雨夹杂着冰雹突袭而至，路面已被山
洪没过，水位瞬间涨至齐腰深。“雨刷器根本
都不管用了，山洪卷裹着巨大的山石把警车
冲得险些翻车。”郑建卫回忆说，洪水像火车
一样轰隆隆发出巨大声响，浪不停地从车窗
灌入警车。

就在此时，郑建卫和王永良发现前方四
五十米处停着一辆亮着车灯的皮卡车。为了
确定车内是否有被困人员，两人决定带上救

生圈下车查看。蹚着山洪慢慢靠近皮卡车，两
人的腿被洪水中的石块砸得生疼。郑建卫爬
上车厢，发现里面没人。突然间，一股更加猛
烈的山洪瞬息而至，将两人连同皮卡车一起
冲走。“当晚 22时，我打电话给他们，始终联
系不上，心里就感觉不妙。”银川市公安局西
夏分局副局长王新明说。

23 日凌晨 3时许，郑建卫在被洪水冲出
10 公里后，终于拼尽力气在一处浅滩停稳，
并被消防官兵解救。而王永良却一直失联。

“王永良，群众已转移，命令你立即归
队！”王永良失联的消息牵动着人们的心，诸
多微博、微信公众号发起了寻找王永良的接
力行动。搜救现场，他的战友来了，武警战士
来了，民间救援队伍来了，镇上的百姓也来
了。他们或驾驶着直升机、冲锋舟，或拿着铁
锹、耙子，不放过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水域，地
毯式地寻找着王永良。

26 日 15时 40 分，不幸的消息传来，王
永良的遗体被搜救出水面。

28 日上午，银川市殡仪馆鲜花寄哀思，
挽歌奏英雄，近千名群众自发来到王永良追
悼会现场，送英雄最后一程。

“辅警也是警，老百姓认你”

在镇北堡镇提起王永良，几乎没有人不

认识。王永良的家就在镇北堡，2002 年，他成
为镇北堡镇派出所的第一批辅警，这一干就
是 16 年。

“老王就是镇上的活地图，不论哪个民警
出警，找不到地方给他打电话，三言两语准能
导航到位。”和王永良搭班了六年的民警蔡庆
生说。

王永良总是这样，工作中发扬军人作风
冲锋在先，吃苦耐劳，甘于奉献。“老王人和
气、热心，走到哪总爱把罐罐茶带上，跟老百
姓喝着茶、聊着天，化解矛盾等很多工作无形
中就完成了。老百姓有个啥矛盾纠纷，甚至都
不打 110，直接给老王打电话。”镇北堡镇派
出所所长张和平说。

今年 3 月，镇上一名四年级学生在学校
和同学玩闹时把手腕摔骨折，家长因和学校
达不成赔偿协议，一纸诉状将学校告到了法
院。

开庭前，双方都找到王永良来调节。老王
每次调解时，总自费买一些水果给孩子。最终
这名家长被老王感动，撤诉并通过调解圆满
解决了矛盾。

“镇上人见了老王总喊‘老王警官’，他却
纠正人家‘别这么喊，我是一名辅警’。每次我
听见了就告诉他，辅警也是警，老百姓认你！”
张和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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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平凡的英雄，老百姓认你！
追记宁夏“7·22”抗洪抢险牺牲辅警王永良

一个普通农家的“红色家风”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
代代传下去。家庭是传承的载体，家风是传承
的灵魂。在河南省扶沟县大李庄乡，有一座让
人肃然起敬的烈士事迹陈列馆，述说着一个
普通农家“两烈士一将军”的红色家风故事。

最后一次党费

在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他是一挺机枪
打退敌人 18 次进攻的钢铁战士；进军西藏
的路上，他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一面进军一
面修路的筑路英雄。他将 26 岁的年轻生命
献给了川藏公路，他用青春诠释了一个共产
党人的价值准则，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伟大的
乐章。他以身殉职后，中央军委追任他为“模
范共产党员”，并给他记一等功；中央交通
部、西南军区授予他“筑路英雄”光荣称号。
他就是张福林。

张福林 1926 年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大李
庄乡林宋村。1948 年 8 月，张福林光荣参军
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太原战役等。

1951 年，张福林参加修筑川藏公路。在
海拔 5000 多米的雀儿山施工地段，他不顾高

山严寒、缺氧和身体严重贫血，坚持带领全班
学习爆破技术，连续作业，提高标准工效 25
倍，节约大量炸药，加快了工程进度。12 月
10 日，张福林检查炮眼时，一块巨石滚下来，
砸在了他的右腿和腰上。

在他负伤以后，连队指导员安排进行抢
救，在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坚持不让，他说：
“我已经不能为国家服务了，为国家节省一支
针！”临死之前，又艰难地从衣服兜里掏出来
旧币，再交最后一次党费。

一本日记和五包菜籽

张福林牺牲后，战友们在他的挎包里发现
了他荣立五次战功的功劳证、一本日记和五包
菜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幸福的种子撒
在西藏高原，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今高原林深叶茂、葳蕤延绵，张福林携
带的种子早已在高原生根、发芽。以英雄名字
命名的“张福林班”继续进行着张福林的事
业，保持和发扬着模范班荣誉的精神。“张福
林班”转战西藏各地，参加了平息叛乱、边境
自卫反击战、西藏民主改革和各项建设，先后
有 36 名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全班曾 29

次荣立集体功。张福林的弟弟张福立、班长文
绍华、李春义及全班同志多次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2011 年 4 月，张福林同志被中
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评为“60 位感动西藏人物”。

红色家风代代传

张福林的伟大，得益于党的培养，也源于
家庭的熏陶。他的母亲薛桂芳作为扶沟城关
北街妇联主任，1947 年 3 月 16 日，在执行地
下党组织交办的一项秘密任务时，被国民党
兵发现后杀害，献出了年仅 35 岁的生命。

从薛桂芳烈士到张福林烈士，他们的精
神一直是子孙后代为革命而奋斗的动力。张
福林牺牲后，弟弟张福立投笔从戎，毫不迟疑
地接过了哥哥手中的镐头，参军入伍，战斗在
张福林献身的地方。在西藏军区工作的 36 年
中，张福立牢记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好家风，
从一名普通的士兵、班长、排长，一步步成长
为共和国的少将。

“我奶奶牺牲以后，我爷爷受我奶奶的
影响，专门把我大伯送到部队参加革命。当
时我爷爷就说，前仆后继，大儿子牺牲了，二

儿子要继续参加革命。”张福林烈士的侄子、
现在郑州市公安局工作的张铁岭介绍说：
“平时工作生活父母都要求我们艰苦朴素，
要为人忠厚老实。我姊妹四个都继承了我大
伯的遗志，学校毕业以后，都光荣参军，分别
在西藏、成都、重庆当过兵。只要有时间，每
年我都会专门带领我的儿女到我大伯的雀
儿山烈士墓前进行悼念，让我的儿女也继承
我大伯的遗志，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从薛桂芳烈士，到张福林烈士，再到张福
立将军及其四个子女，70 年时空流转，变幻
的是沧海桑田，不变的是红色基因。理想信念
的火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正在这个家庭薪火
相传、生生不息。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
当路石，正是这个家庭永远的家风传承。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蕴含
着我们党的信仰、宗旨和追求，永不过时。张
福林生命的翅膀，折断在险峻的川藏路上，
而那条梦想之路却在不断延伸。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我们只有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家风，
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原动力，才能
为我们的伟大事业积攒能量，才能使我们的
党、我们的民族永葆青春。(常文)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水金辰、屈彦)一份思
想汇报向党最后一次诉说心中的情愫；一张器
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表向社会传递和延续爱的
火种。

7 月 9 日，有着 49 年党龄的安徽宣城市
养贤乡天成村老支书姚仁宏走了。

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向村党总支递交了
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和 500 元“特殊党费”。老
支书还将眼角膜捐给了需要的人，同时将遗
体供给皖南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一座桥：老支书几十年的执念

驾一叶扁舟，先打个转调整船头，再向对
岸驶去。这是天成村村口摆渡人每日的工作，
一人一船曾承载着村里人外出的希望。

天成地处圩区，四面环水。桥是有的，还
是姚老在任时所修建。但因为桥的对岸是大
山，需多绕四十公里才能到市区，村民步行出
村时还是选择轮渡过江。因此，桥的修建在村
民心中仍属珍贵。

传统上，村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种养，没
有企业投资，集体经济收入更是无从谈起。要
想富，对天成村而言，只有造桥。2008 年，养
贤乡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划拨了部分资金，
但村里仍需自筹 30 万元。

作为当时村两委的班子成员，老姚干起
了“化缘”的活——— 坐车到村民外出打工集聚
的杭州、上海等地，向相对富裕一些的外地村
民募资。就这样，五百、三千、一万、两万……
一座 20 米的两孔桥在 2009 年建成了，大桥
一头的石碑上至今还醒目地镌刻着当年的募
资人员名单。

这座桥是老支书心里的执念。儿子姚军回
忆道：“那些年，父亲每收到一笔捐款，就会跟我
和母亲说‘离正式修桥又近了一步’。”

但这座桥并非通往城区的最近道路，只
因此处河道最窄，成本最低，“父亲说等以后
村里发展富裕了，再建新的吧。”姚军说，“无
奈至今这条‘近路桥’还因资金问题无法成行，
这也成了老爷子临终时的一个牵挂。”

老支书在任时牵挂的又何止这一座桥。大

雨天道路泥泞，一脚下去就很难拔上来，老姚
带领村民用废弃的石子和石粉垫了一条 2 . 8
公里的村级道路；为了避免雨天孩子上学过江
不便，他翻修了村里的学校旧校舍；村民们要
搞船贸运输但无法贷款，他出面担保，这也成
了天成村的发展起点；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下来
后，他还义务充当村里协调员，帮助处理邻里
纠纷……

一份思想汇报：向党的最后

一次倾诉

环顾天成村，家家几乎都是二层小楼。用
天成村党总支委员徐文扬的话说，再穷也要盖
二层，洪水来了，村民还能在二楼等待救援。

在圩区深处姚仁宏的家，通往二层的楼
梯没有扶手，护栏已经被铁锈腐蚀，房顶因缺
钱舍弃石板改用木头搭建。就在这样简陋的

家中，二楼堆放最多的是一本本书籍和一沓
沓用塑料膜封装的党报党刊。姚军的家里，还
保存着父亲摘抄和书写感悟的近十本笔记。

“父亲临终时说，‘疼痛时，这些笔记就是
我的精神支柱’。”姚军抚着眼说道。2013 年，
姚老罹患直肠癌，2016 年又患上食道癌。虽
然搬到城里儿子家中，他依然没有改变读书
看报做笔记的习惯。

“敬爱的党组织：自打从村委会岗位上退
下来，我在家务农，那时总是这样想，种好几
分田，搞好家里一些琐事，如果村里有什么事
需要协调的，我都可以做的……”

今年建党节前夕，天成村党总支收到了
老支书姚仁宏递交的一份思想汇报。谈及写
这份思想汇报的缘由，姚老生前说道，“因为
党是我的母亲，儿子有什么事都会跟母亲
说。”与这份思想汇报一并上交的还有 500 元
党费。姚军坦言，这些年老爷子看病，家里已

是负债，这 500 元是他一点点攒下的。
病重期间，乡里和村里前去探望，老姚还

在关心今年村两委的换届情况。对于目前村
里党员老龄化问题，他向乡党委提出建议：年
轻人脑子活，希望能为村两委配备新生力量，
把在外面发展得比较好的党员请回来，使干
部队伍年轻化。

捐献器官和遗体：延续生命

的党性之光

姚老动了器官和遗体捐献的想法，还得
从他爱看报的习惯说起。今年 1 月，偶然一次
在报刊上看到了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的相关信
息，他便来到宣城市宣州区红十字会，询问自
己能否捐献。“当时我是敬佩又惊讶，一个农
民党员能有这样的境界相当不容易。”该会专
职副会长李勇说。

面对父亲的这一决定，姚军有些“头疼”，
“虽说自己也是党员，但毕竟还有传统思想，叶
落归根啊！”姚军有些激动地说，“后来父亲跟
我解释，他是一名老党员，一位唯物主义者，如
果死了也能为社会做些贡献，为什么不做呢？”

虽有不忍，但姚军还是同意了父亲的决
定。7 月 9 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有着 49 年党
龄的 72 岁老党员姚仁宏走了。他捐献的眼角
膜让两位失明人士重见光明，其遗体被运往
皖南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遵照遗嘱，家里没有设灵堂，姚军只在堂
屋挂了一张遗像和几张老照片。

抚摸着父亲留下的一本本笔记，儿时的
情景在姚军的脑中重现。农忙时节，村民一个
电话就能把父亲叫走，家里的农田里常常只
有母亲和他的身影，路过的村民会问“你爸爸
怎么不在家里做事？”入夜时分，家里总不缺
来反映情况的各个生产队村民，“农田放水”
这样的琐事总会让父亲左右调停……

养贤乡党委书记赵万青说，姚仁宏甘于平
淡，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要求严格，“他能在
百态的社会中静下心来加强学习并持之以恒；
能很好地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做到群众利益
无小事，这些品质都值得年轻党员学习。”

生命垂危之际，向党最后一次倾诉
追记安徽宣城市养贤乡天成村 4 9 年党龄老支书姚仁宏

新华社记者吴锺昊、周密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是一个以
山地为主的农业小县，这里的人们养
牛耕田、养狗看家，马与他们少有交
集，许多人只在电视上见过马。不过，
在县郊的阳光马术学校里，一群农村
少年正梦想着成为赛场上的骑士。

穿上黑色骑士服，登上马靴，戴
上头盔，手握马鞭，跨上马背，18 岁少
年黄万鹏神情专注。他轻轻地发出指
令声，马儿慢慢奔跑起来……

从小父母在外务工，由奶奶带大
的黄万鹏如果不是两年前来马术学
校，他很可能在初中毕业后去学习美
容美发，或者进城务工。

“但只要骑上马，感觉风吹过双
肩，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他说。

黄万鹏觉得找到了自己喜爱的
事情，但在周围人看来，“马术”就是去
放马，还不如养牛来得实在。与黄万
鹏同龄的周健为了去马术学校，拒绝
了父亲让他在家照看 700 多棵橘子
树的安排。“我就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情。”他倔强地说。

这所马术学校有 50 多匹赛马，
其中有国产伊犁马，也有从国外引进
的阿拉伯半血马，甚至还有两匹价格
昂贵、引自国外的汗血宝马。

2015 年，46 岁的辛成华创办了
这所学校。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
过校企合作，免费培养马术人才。作
为资深“马迷”，他看到了中国马术运
动蓬勃发展的未来。他说，2008 年北
京奥运会，当时 18 岁的华天代表中
国参加马术比赛，给中国马术开了一
个好头。

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与多家机
构共同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底，全国马
术俱乐部共计 1452家，而 2016 年 10
月这一数字仅为 906家；全国俱乐部
拥有的会员总数已达 97 万余人。

“但能熟练掌握马术知识技能，还能顺畅地与客户沟通的
马术人才很少，这些孩子未来的就业空间非常大。”辛成华说，
现在学校 90 多名学生大部分已被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马
术俱乐部预定。

不过，要成为英俊的骑手，他们必须面对满是汗水、尘土
的考验。

“刚开始骑上去的时候，手紧紧地抓着缰绳，心里怕得要
死。”周健说，马儿还会故意“欺生”，时而走时而停，“你越胆
小，它就越捣乱。”

为了尽快与马熟悉，他们从铲马粪开始，了解每一匹马
的脾气习性。每天为它们洗澡，定期修掌。除了吃饭睡觉，其
他时间都与马在一起。

曾经为照顾一匹生病的马，周健守了一夜，直到 20 瓶盐
水吊完。“马是有尊严的动物，你要照顾它、尊重它，它才会让
你骑在它的背上。”

在荷兰教练半年的培训下，他们掌握了马术的基本动
作。结束培训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小型比赛，黄万鹏拿到
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第一名。

“获奖的视频刚好被爸爸的同事看见了，就拿给我爸看，
爸爸特别骄傲地说，这是我儿子！那是我第一次被认可，成为
爸爸妈妈的骄傲，感觉心里暖暖的。”黄万鹏说。

“头半年新鲜，第二个半年开始烦了，被逼着学，第三个半
年全身心爱上。长这么大从未如此投入地做一件事。”他说。

两年时间，黄万鹏已经能熟练地骑马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
去年，一家上海的马术俱乐部向他开出万元月薪，心动过后，他
还是拒绝了。

黄万鹏说，他为自己的未来做了详细规划：成为一名教
练加骑手，在俱乐部发展会员，为会员打理马匹的同时，使用
会员的马去打比赛，实现双赢。“要实现这个计划，我现在必须
抵住诱惑，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和训练。”他说。

周健也梦想成为一名马术教练，或者成为一名专业马术
兽医。他现在已经可以解决学校马匹的一些基本健康问题。
去年，学校组织他们去上海观看了世界级的马术冠军赛，让
他们大开眼界。

“未来赛场这么大，我怎么还会回家种橘子。”周健说。
不仅如此，马术还治好了一些孩子的心理疾病。21 岁的

唐思琪小时候因为发音障碍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不喜欢和
别人说话。接触马术后，唐思琪对马打开了心门。“我不害怕
马，我觉得它们能够听得懂我讲话，是忠诚的朋友。”如今小小
个头的唐思琪常常牵着身高 2 米的骏马，上马鞍、给马洗澡、
打扫马厩，做起来像模像样，父母对女儿身上的巨大改变惊
叹不已。

“马术让这些农村孩子的未来多了一个选择，我相信通过
学习马术，他们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马术学校的文
化课老师吴庆德说。这位教书超过 40 年的老教师相信，马术
能让这些农村孩子变得更加自律、自信和坚强。

眼下，这些年轻的骑手们将迎来他们第一次真正的马术
比赛。

今年 10 月底，江西省将举办第十五届省运会。因为马
术俱乐部的出现，江西首次将马术纳入比赛项目，并把赛场
设置在宜黄县。为了迎接省运会，当地政府依托阳光马术学
校，规划建设马术小镇，布置专业赛场，孩子们还将搬进新
校舍。

“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好名次！”黄万鹏充满信心地说。这是
他通往世界级赛场的起点，他必须要全力以赴。

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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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黄万鹏骑着马跳跃障碍（3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姚仁宏七一前夕向党组织递交的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和 500 元党费。新华社记者屈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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